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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记读后记

郝懿行的乡土眷恋
——读《晒书堂文集》札记

孙明浩

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版图中，郝
懿行以《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的考据
成就立身，却始终以故乡栖霞为精神根
系。他的文字里，没有文人墨客对故乡
的泛泛咏叹，而是将一生深情熔铸于三
重实践：以谱牒续修、文集整理维系家族
根脉；以山水亲历、学术考据叩问自然肌
理；以灾异记录、民风褒扬关怀乡民冷
暖。最终，他以“归葬桑梓”的遗愿，完成
了精神与故土的永恒融合。

谱牒与文集

郝懿行对故乡的眷恋，首先凝结于
对家族历史的深耕细作之中。乾隆五
十年（1785年），他与父亲郝培元携手
续修《郝氏世谱》，在《郝氏世系考》中耗
时数年博综源流，像一位严谨的考古
者，在故纸堆中梳理郝氏自太原徙居栖
霞的脉络。

他的严谨里藏着对故乡的珍视。
在谱牒中，他特意标注栖霞六世先祖郝
洁“授文林郎”、八世郝晋“任保定巡抚”
的功名事迹，并非单纯炫耀家族荣光，
而是将明代先贤的足迹嵌入栖霞的历
史肌理——郝晋的宦海生涯、郝洁的文
治功绩，不再是孤立的家族轶事，而是
栖霞作为胶东文化重镇的鲜活注脚。
直至晚年，他仍在书信中叮嘱后辈“守
晒书堂旧业”，这座以晋代郝隆“晒腹中
书”典故命名的“晒书堂”，自此成为郝
氏家族的精神图腾。

若说《郝氏世谱》是对家族“血缘根
脉”的梳理，那么整理八世祖郝晋的《丸
啸斋集》，则是对家族“文脉根脉”的抢
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郝懿行受
父命从“晒书堂”旧藏中搜求残稿，面对
先世遗稿“藏弆颇多，散佚不少”的困境，
他像修复一件破碎的瓷器，比对笔迹、查
阅《栖霞县志》《登州府志》，对虫蛀缺字
参考文风，谨慎补全。

郝培元以老者的阅历为他提供线
索，郝懿行则以学者的严谨赋予文献学
术厚度，父子二人在“晒书堂”的灯下校
勘文字的身影，成为栖霞“耕读传家”门
风的最佳写照。书成后，郝懿行为《丸
啸斋集》作序，既追念先祖的文学与政
绩，更以“使先世声音笑貌，不随尘烟而
逝”的初心，让家族文脉在栖霞的土地
上得以延续。这种以亲情为纽带、以文
献为载体的传承，恰是中国传统家族文
化的生动缩影。

山水与考据

郝懿行对故乡栖霞的眷恋，从未

局限于家族的小天地，而是延伸至对
故乡山水草木的深度叩问。他的足迹
遍布邑之四境，从东北五十里的洪花
洞到西南三十里的方山，从城东四十
里的柳夼庵到村头王氏庭前的小趵突
泉，形成一套“山水亲历-学术考据-
情感守护-反哺学术”的完整逻辑。

为寻洪花洞，他“下骑步行，崎岖而
上”，半里山路后在神祠小憩，再探“削
石为门”的岩洞，细辨石上“圆牖如瓮
口”的天光，连地上的“把火灰烬”都要
揣度是游者遗痕还是乞儿烘燎。嘉庆
壬戌年五月，因事经方山，他过小石桥、
攀石磴，只为一睹圣水庵前“石龙口中
飞出的小瀑布”，再寻西北岩上“俯临绝
涧，岌岌欲坠”的高孩之先生碑记。

这份“亲涉其地”的执着，在柳夼
庵的探访中更显动人：沿溪循麓南行
四五里，“草树蒙茏，不辨崖谷，走蔓飞
条，横碍游骑”，他却“披寻忘倦”，直
到“数武之外见兰若翼然”。登顶松阜
时，他看“山高月小，烟锁翠微”；曙色
初照时，又随同游登西北岭，“俯瞰祠
檐，如接平地，谷谸谸者，杂树如荠”。
他慨叹，“非余亲至，几不知吾邑之有
兹山之奇也”，他要做故乡山水的“发
现者”。

作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郝懿
行的山水记文从不含糊其词，每遇地
名、俗名、传说，必以考据精神辨明源
流。在《洪花洞记》中，他开篇便纠“土
俗讹为凤皇（皇通凰）洞”之误，引《礼
运》“窍于山川”、《尔雅》“山有穴为
岫”，将洪花洞与东南虎斑洞归为“山
中所常有”的岫类，既解民间“投烟一
处，气腾诸窍”的奇闻，也不盲从“有人
入洞闻鸡犬声”的传说，只客观记录

“后为何人絫石塞洞口”的现状。游方
山时，他析“圣水庵”之“圣”是土人“欲
神此泉”的假借，就连邑志记录“方山
晚市”奇观，都引《史记·天官书》“广野
气成宫阙”来注解。这些考据，不是掉
书袋的迂腐，而是以学术工具对“亲历
所见”进行的梳理，让乡野奇闻有了可
靠的学术锚点。更难得的是，他的考
据从未消解情感的温度。在柳夼庵，
见“诸山松最饶而柯叶繁茂”，他叮嘱
僧人“勿寻斧斤，谨防樵采”。

栖霞的山水草木，最终反哺了郝懿
行的学术研究，成为其经学成就的“源
头活水”。他在《尔雅义疏》自序中坦言

“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蘨条，靡不
覃研钻极”，这份故乡生活的积淀，让他
的注疏突破了书斋考据的局限：释“蘅
芜”时，他结合栖霞山间常见的香草形
态校正郭璞注的疏漏；解“麞”“麂”之
别，以胶东屋脊的兽类习性佐证《尔雅》
经文，被王念孙赞为“切实际，接地

气”。即便入仕京城后，他仍在《与孙渊
如观察书》中忆及“栖霞山中观书，晨露
沾衣而不觉”的往事，将故乡的自然观
察融入《山海经笺疏》的名物考证。他
的朴学研究，始终带着故乡泥土的芬
芳。

灾异与民风

郝懿行的乡土眷恋，最动人的莫过
于对乡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他以
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史笔，记录栖霞
的灾异与民风，每一笔都倾注着“情寄
乡民”的赤子之心。他的文字，从来不
是写给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写给栖霞
的每一位父老乡亲。

乾隆己酉年（1789 年）的那场大
水，成为他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记灾》中，他开篇便勾勒出触目
惊心的画面：“六月八日，甚雨，遂大
水，漂田亩、禾稼无算，濒河居民庐舍
一空，地稍高者登丘避之，呼噪之声
闻远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白描
式的记录，却让读者仿佛能听见灾民
的呼救声穿透纸页。他不仅记栖霞
一地，更扩至“登、莱、青三郡悉同”，
甚至远及济宁、天津、河间，展现出

“故乡之难即天下之难”的宽广视
野。而对陈家村关帝庙“水将及，忽
门辟，有灯出其中，水旋退”的民间传
说，他未作评判，只是客观收录。这
并非迷信，而是对灾中百姓精神寄托
的理解与尊重。

灾异的残酷远未结束，冬春霜、雹
接踵而至：“三月十二日霜灾，数百里之
地禾麦皆死，树叶翻坠如秋；四月十三
日雹灾……”他敏锐地捕捉到灾荒对民
生的连锁打击，更在文末附录同乡数学
家、考据家牟廷相的记述，还原灾后的
复杂图景：麦禾被霜杀后，农民“采而刍
之”，太守却“揭示严禁，以待麦秋”，半
月后麦禾“生意怒发，或有四五岐者”，
产量反超无霜之地。这段细节里，他看
到了太守的远见、抚军长公的为民之
心、天子的“遇灾而惧”，更看到了栖霞
百姓在苦难中生生不息的韧性。郝懿
行特意记下这段“国史将不书”的往事，
怕后世遗忘这场灾荒中人性的光辉。

在郝懿行的笔下，更有淳朴民风的
温暖。西门外的林翁复初，是他心中的

“义士”典型：“翁居近负郭，迹寄城市
间，心存田园乐”，佣人垦土得金，主动
献予林翁，林翁却坚决推辞。郝懿行对
此感慨万千：“堪叹古谊衰，嗟哉世情
薄。偶争锥刀利，骨肉相销铄。林翁不
知书，胸衿自挥霍。”他特意点明前邑令
杨公曾匾其门曰“义高管华”，将林翁与

管宁、华歆“割席断义”的典故相连。
对吕有年、张自得拾金不昧之事，

郝懿行更是“并记焉”：陕西商贩马贵遗
失银四百两，乡曲小民张自得拾获后告
知舅父吕有年，二人即刻赴官禀报，最
终获朝廷赏银、官布及匾额。他说“二
事正同，并可见俗美风淳”。在他看来，
这些“重义轻利”的百姓，才是栖霞最珍
贵的财富。即便是尝丐食于邑之南村
的无名乞儿，他也以悲悯之心收录“托
梦牟氏”的故事。

作为朴学大师，郝懿行的关怀更体
现在以学术专长为乡民发声。在《岠嵎
山记》中，他以考据为刃，剖开岠嵎山

“以金得名”的历史迷雾：隋代牟州刺史
辛公义于此得黄银献之，土俗讹传为

“黄金九屋”，俗儒竟“纪之于石”，此后
朝廷置“金户”充贡，让栖霞百姓“历唐、
宋、金、元，民不胜苦”。他结合亲身见
闻，“尝以秋冬过金山村，见沿河居地有
聚于水者，询其事，曰‘淘金’”，再引《论
衡》《华阳国志》证明栖霞之金“纤靡大
如黍粟，不足充贡”，怒斥“甚矣，俗儒之
为祸也！”这份愤怒，是学者的担当，更
是对乡民疾苦的深切悲悯。

郝懿行的一生，足迹虽及济南、北
京，心却始终系于栖霞。他卒于户部任
上，遗愿唯有“归葬桑梓”。妻子王照圆
遵其愿，将灵柩运回栖霞，葬于城北金
钩山腰。这座墓以自然石块砌成，为土
坑竖穴，葬事简陋却古风朴朴。郝懿行
墓每年均有文人学者前往凭吊，1978
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升为烟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
乡以最朴素的方式，接纳了这位游子的
魂魄。

王照圆以二十余年光阴闭门整理
其遗书，是对郝懿行乡土情结的最好回
应。郝懿行生前许多著作未能刊刻，她

“闭门谢客，日夜校雠”，从散落的手稿
中梳理出《晒书堂集》《尔雅义疏》等。
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让郝懿行的学术
成就传世，更让“晒书堂”成为栖霞学术
文化的符号。

栖霞乡民的尊崇，让郝懿行的精神
真正“魂归桑梓”。他记录的洪花洞天
光、方山云气、柳夼庵松涛，他褒扬的林
翁高义、乞儿尊严，他批判的“金户之
累”，都已融入栖霞的文化记忆，成为故
乡精神的一部分。他的“魂”，早已融入
栖霞的每一寸土地——在“晒书堂”的
残卷里，在洪花洞的天光中，在柳夼庵
的松涛间，更在每一位栖霞人对文化根
脉的坚守里，成为永恒的桑梓记忆。

参考文献：安作璋主编《郝懿行集》
（齐鲁书社2010年4月版）


